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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来歌专栏 有医说医

多变胶泥
惹人迷

豫北的很多地方，曾是黄河故
道，沟壑、坑塘沉积着黄色的黏土
层。这种黏土，可以制砖坯、做煤
土、烧制陶器等。胶泥，是黏性好
的黏土。上世纪 80 年代前，胶泥
曾是半大孩们舍不得撒手的玩物。

得到胶泥需要自力更生。坑
塘、沟沿总有大人们挖黏土留下的
痕迹，根据黏土的性状、颜色可以判
断出是不是好的胶泥。半大孩们用
铲子挖出来带回家，材料问题就解
决了。

接下来是“板”胶泥——把挖来
的原料团到一块（如太干要加少许
水），再在砖墙、碓臼、门墩、锤布石
等硬实、平整的地方用力地砸，累得
手脖子酸、满头大汗，干硬、不成形
的泥疙瘩在反复、耐心的“板”中，变
得柔软、细腻，最后成为板板正正的
胶泥，便可以用来玩了。

胶泥的玩法很多，比较简便的
有“摔皮窝窝”：两人或多人对手玩，
先以“剪包锤”的办法决出次序，第
一者把一块胶泥捏成一个平顶的

“皮窝窝”，口朝下用力摔在硬实的
平面上，砰一声，胶泥窝窝的平顶炸
开，其他人要拿出一块胶泥来“补”
炸开的口子。补的胶泥，当然就归
摔者了。以此类推，谁摔开的口子
大，赢的胶泥就多。

还有一种单人玩法，叫甩胶泥
蛋：折一根筷子粗细、二尺左右的柳
条，捋去叶子，掐去尖子，工具就成
了。从大块胶泥上拧蚕豆粒大小一
块，捻到柳条尖上，然后手执柳条用
力一甩，胶泥蛋便被甩出去。甩胶
泥蛋不好把握方向与距离，经常误
甩到门窗上、人身上，甚至是人脸
上，招来训斥、责骂也属正常，弄不
好还会挨揍。

男孩们常玩的还有弹胶泥蛋。
胶泥蛋有鹌鹑蛋大小，晒干即能
玩。后来被琉璃蛋所代替。

国家非物质遗产项目“浚县泥
咕咕”，也是用胶泥做的。捏成人
物、鸟兽等形状，再在某个部位通
个眼儿（用来吹响的），然后以火烧
制，再涂上黑漆，绘上色彩斑斓的
纹饰，就做成了。“换唐人的”便带
着这些泥咕咕走街串巷，引得半大
孩们眼馋。

胶泥还会在孩子们丰富的想象
力中变换出各种各样的物件：惟妙
惟肖的坦克、手枪乃至冲锋枪，栩栩
如生的家畜、家禽等小动物。童年
生活因了胶泥而丰富多彩。

当然，玩胶泥也会付出代价：弄
得手上、身上、脸上都是泥斑，少不
得挨家长的吵骂。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是南宋
时期文武兼修的著名词人辛弃疾的名
句，喜欢掉书袋的辛稼轩，在这词句中
使用了战国时期的一个典故。

廉颇是战国七雄时期赵国的名
将，其人有勇有谋，智勇双全，在战场
上是位能征善战的神奇将军。正是
由于廉颇的存在，周围列强，甚至包
括有着虎狼之师的秦国，都对赵国怯
上三分，尽管虎视眈眈，却不敢轻举
妄动。后来，赵襄王即位，他听信奸
臣郭开的谗言，将廉颇革职。随后不
久，秦赵战事又起，赵国多次失利。
赵襄王此时又想起了秦国的克星廉
颇，就派使者宦官唐玖去慰问廉老将
军，顺便看看年过花甲的廉颇身体健
康怎样，如堪大任，将招廉颇重率赵
军，抵抗秦师。宦官唐玖带着重要的
使命，找到了廉颇，老将军当然明白

赵王的用意，一直满怀杀敌之心的老
将军，为了证明自己的健康，当着使
者的面，吃下了一斗米饭，十斤肉，然
后披甲上马，连射三箭，证明自己身
还强力还壮，上阵杀敌不在话下。可
是，奸臣郭开害怕廉颇重掌军权会对
其不利，就暗地里贿赂宦官唐玖，让
赵襄王死了再用廉颇之心。于是乎，
唐玖就在赵襄王面前玩起了文字游
戏，将“三遗矢”篡改为“三遗屎”，汇
报说：“廉老将军饭量还可以，可是，
跟我聊了不大一会儿，就拉了三次屎
……”最终，赵襄王哀叹一声，弃用了
廉颇。后来，赵国一败再败，逐渐沦
为刀俎之间的鱼肉。十几年后，赵国
被秦所灭。

历史中的故事精彩纷呈，让人欲
说还休。其中，当时人们判断一个人
是否健康的标准“尚能饭否”，也颇为

值得玩味。这样的标准非常简单，就
是看看这个人还能不能吃饭。这是一
个非常简便的方法，却非常实用，又非
常有效，也有其中的道理所在。能吃
饭，才有能量，才能抵御疾病，才有健
康体魄。两千多年过去了，这一标准
仍是判断一个人健康状况的重要依
据。直到今天，在很多农村地区，不少
人去探望病人或者刚生完孩子的产妇
时，最常用的问候语仍然是“能吃饭
不”，能吃较多的饭菜，证明恢复良好，
健康好转，否则，就需要进一步的治疗
与关注了……

当然，在疾病日益多样化的今天，
“能吃饭”意味着健康状况良好，只对大
部分的人适用，而一些疾病的症状，恰
恰表现为“能吃饭”，而且饭量大，饿得
快，譬如甲亢、糖尿病、胃泌素瘤、神经
性多食症等。

尚能饭否

有时 候 ，喜 欢 上 一 个 人 或 一 个
地方，不是从见其面，而是从闻其名
就开始了。慕名生情比一见钟情来
得 还 要 直 接 ，还 要 莫 名 。 对 于 仰 慕
已久而未曾谋面的朋友 ，向 往 已 久
却 未 曾 到 过 的 地 方 ，总 会 在 心 里 唤
着 她 的 名 字 ，勾 画 她 的 模 样 ，揣 测
她 的 性 情 ，生 起 一 见 的 幻 象 。 翻 来
覆去，千度百度，情不知缘何起，一
往而深。

鹿鸣山庄于我，就是这样子的。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
吹笙”，在《诗经》里，这不过是一幅生
动的画面，一经曹操在《短歌行》里引
用，《鹿鸣》被他赋予了求贤若渴礼贤
下士的诉求，曹操那里，成了天下英雄
梦寐以求的用武之地，越陌度阡，契阔
谈宴，如蛟龙入海，虎入山林，一展鸿
鹄之志。鹿鸣山庄是河南省招生考试
学术交流中心，自 1997 年起，每年考
生的高招录取、教师的职称评定都在
这个地方进行。一句话，这里是河南
省人才选拔的地方。类似旧时的贡
院，是读书人舍不下的跳板，又挣不脱
的梦魇。折戟沉沙或青云直上，多少
人的命运在这里决断。山庄命名鹿
鸣，取意于曹操《短歌行》求贤若渴的
寓意，意远境幽，恰如其分，令人慕名
生情。

时值深秋，秋天本是一个富于变化
的季节，秋风，秋雨，秋雾，秋晴，都要
有，可今年秋天不同，已经一个多月没
下雨了，就是单调的一个晴。说来也
怪，偏就在这个早晨，我们预备着去登

封鹿鸣山庄，刚一上车，久违的秋雨便
若有若无地飘落了下来，像是事先约好
了似的。天意与人情，就这样不约而
同。这是这个秋天里最秋天的一天。
一个多小时后，车上了郑少洛高速，道
路两旁层林尽染，漫山的红叶经了雨
洗，煞是好看，像二月花脱去了稚柔，
多了一分凝练，山的影子，罩了雾纱，
隐隐绰绰，依稀可见。车越行越快，
烟雨越来越浓，分不清是雨是雾，透过
车窗向前看，弥漫着白茫茫的浓雾，前
面的车都在浓雾里了，我们，也在高速
地向迷雾深处行进，却始终不能置身
其中。我们此去的前途，画眉深浅入
时无的心情，却像这浓雾一般，化解不
开而又割舍不下，一面拔剑四顾，一面
满心茫然。

十一点钟，我们到达了登封，鹿
鸣山庄，就坐落 在 中 岳 嵩 山 万 岁 峰
下，离此不远，就是嵩阳书院，还有
观星台、中岳庙、少林寺都在登封。
可惜我们无暇顾及，直奔 5 号楼，送
材 料 的 队 伍 排 得 很 长 ，担 心 别 人 插
队 ，只 得 慢 慢 挨 着 。 平 日 里 讲 台 上
传 道 授 业 的 教 师 们 ，此 时 倒 像 小 学
生一样候着受审，角色变幻，令人慨
叹人生如戏。

鹿鸣山庄坐北朝南，依山而建，
占地二百余亩，据我看，足有一半的
空地辟为了园林，除了主楼及其两侧
是建筑楼群，全是园林， 由南至北，
逐级而上， 类似于梯田。第一方是
偌大的草坪，草坪前是鹤形的日晷 ，
草坪上有两对汉白玉雕的白鹿，雌的

低头哺乳，雄的昂首呦鸣。第二方依
然是草坪，但有稀疏的几株桃树、槐
树， 有碎石铺就的曲径和简陋的凉
亭 ，人 可 以 走 进 去 了 。 第 三 方 以 上
全 然 是 自 然 的 野 趣 ，人 工 雕 琢 的 痕
迹几无，放眼望去，经霜的红叶一团
团 一 簇 簇 ，在 或 黄 或 绿 的 枝 叶 间 不
动 声 色 地 绚 烂 着 ，脚 下 是 五 彩 石 铺
就 的 斜 径 ，与 缤 纷 的 落 英 色 彩 浑 然
一体，身边一株株碗口粗的梨树，夹
在自然生长的灰褐色的灌木丛中，仿
佛也是野生一般，树下，落满了僵透
了的梨果，也是灰褐色的，无人采摘
自生自灭。偶尔会有几声鸟鸣，不知
名的鸟儿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扑扑
棱棱，侧目看你，似与嬉戏。偶尔也
会 见 到 一 小 片 菜 园 ，随 意 地 点 缀 其
间，无阡无陌。

这 让 我 想 起 了 我 住 的 小 区 ，那
里房前屋后也 有 草 坪 空 地 ，退 了 休
的 人 们 ，也 有 种 瓜 点 豆 的 ，他 们 总
是 把 那 里 收 拾 得 整 整 齐 齐 ，浇 水 ，
施 肥 ，一 丝 不 苟 ，把 小 菜 园 当 作 工
作 一 样 劳 碌 ，俨 然 老 农 一 般 ，把 种
地 当 作 一 种 营 生 。 他 们 不 是 缺 菜
吃，是全然不懂得“种豆南山下，草
盛豆苗稀”的自然意趣和人生境界，
不懂得那是一种陶冶身心的精神生
活 ，工 作 了 一 辈 子 ，“ 久 在 樊 笼 中 ，
复得返樊笼”了，换了工种而已，可
悲可叹呀。

此刻的鹿鸣山庄，楼内是熙攘忙碌
的人群，楼外是自然恬静的小园，我，徘
徊于内外之间，想起了陶潜。

鹿鸣山庄


